
两千多年前，恋爱的青年男女彼此
相赠的信物是什么呢？《诗经》里的《郑
风·溱洧》有言：“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
之以芍药”。

诗中描写的是农历三月，在郑国溱
水、洧水边春游的青年男女沐浴、修禊、
相亲、约会的生动场景。青年男女一起在

河边游玩，一起谈天说地、言笑晏晏。即
将分别时，为了表达对彼此的情意，寄托
相思，他们互赠绚丽多姿的芍药。可见，
先秦时芍药相当于今日的玫瑰，扮演着
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角色。

自古以来，芍药即为我国重要的观
赏花卉。《通志略》载：“芍药著于三代之
际，风雅所流咏。”说的是芍药在夏商周
时期就已经流行栽种，并且为文人雅士
所喜爱。芍药天生美丽，花瓣较大，姿态
优美，看起来跟牡丹花一样，雍容华贵，
富丽堂皇。据《古今注》载，芍药比牡丹要
早进入庭园。牡丹以洛阳名扬天下，芍药
则以扬州最贵于时。梅尧臣说“洛阳贾牡
丹，江都买芍药。”萧总管说“春来草色一
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故有“牡丹称花
王，芍药称花相”之说。

芍药的花色丰富，有粉色、紫色和白
色，芳香宜人，一直是中国的爱情之花，
非常适合男女之间交往或者离别的时候
赠送，代表着浪漫的爱情和相爱的人之
间的依恋和不舍。

芍药的美丽芬芳，历来为文人墨客
所钟爱。王贞白的“芍药承春宠，何曾羡
牡丹”，流露出诗人对芍药的喜爱之情，
认为芍药可以和牡丹媲美。秦观的“有情
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展现的
是一幅雨后春晓的精巧画面，描绘亭亭
玉立的芍药和攀枝蔓延的蔷薇百媚千娇
的情态。吕温的“四月带花移芍药，不知
忧国是何人”，说的是芍药带花移植本不
易成活，然而权贵们为了自己的惬意，急

令花匠奴仆“带花移芍药”，讽刺权贵不
恤民苦、不忧国事。刘禹锡的“庭前芍药
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以妖娆的芍
药衬托牡丹的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

“寒食清明只旬日，绿斋芍药待君攀”“迎
头寒食清明近，入手樱桃芍药来”“占破
清明三五日，实封芍药一千头”“立夏连
朝划地寒，看承芍药倩园官”“四月清和
艳残卉，芍药翻红蒲映水”叙述的则是芍
药花盛开的季节为农历三四月，繁花期
在五月的春末夏初，因此，民间有句俗语
叫“谷雨看牡丹，立夏看芍药”。

芍药有很多有趣的名字——“将离”
“可离”“红药”“婪尾春”“辛夷”“没骨花”
等。“靖康之难”后，宋南迁，芍药成为当
时南宋人抒发离愁别绪、寄托伤怀的常
用意象。陈德武的《望海潮》：“陵山载酒，
泗河扬柁，尊前折尽将离。”用采摘芍药
送行的画面，表达与亲人依依惜别之意。
词人姜夔《扬州慢》：“二十四桥仍在，波
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
谁生。”借芍药抒发对战争的谴责，倾吐
对家国的绵绵忧思。

芍药花容卓约，姿色美艳，品种繁
多，诸如“紫玉奴”“西施粉”“冠群芳”“叠
香英”“御衣香”等。苏轼在密州（今山东
诸城）时，当地盛行以一种重瓣的芍药供
佛。这种芍药圆如倒扣的盂，下有十来片
叶子托着花，如同玉盘一般。此花原有旧
名，但苏轼嫌太俗，给它更名为“玉盘
盂”，于是这个品种名扬天下。唐宋时期，
不仅女子盛行簪花，男子对簪花也情有

独钟。男子考中进士后，会头簪名花游街
夸耀，而芍药就是他们簪花钟爱的花种
之一。北宋名相韩琦曾有一次请四位同
僚来赏芍药，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芍药
花，后来，这四个人全都做了宰相。这段
佳话因此被称为“四相簪花”，他们所戴
的品种，据说就是“金带围”。

虽然芍药以观赏植物而闻名，但自
古以来，芍药还是有效的药材。《神农本
草经》就有记载：将人工栽培的芍药根掘
起后，刮去外皮加工即成白芍，可治血虚
腹痛、胁痛、痢疾、月经不调、崩漏等症。
野生的芍药根洗净即成赤芍，有凉血、散
瘀功能。芍药的种子含油量约 25%，是制
皂和涂料的上等材料。柳宗元的“鼎前芍
药调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视”，徐成的“止
痛当归妙，牵牛芍药和”，记录的就是古
时芍药入药的情形。

芍药，在春天的百花中脱颖而出，争
奇斗艳。当你在赏花的时候别忘了捆一
束芍药，送给离别的朋友或恋人，或者插
在家中花瓶里，增添富贵。

赠之以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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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
约作者。出版有散文集《永远的茅屋》、
长篇小说《锋芒》、历史散文《诗蜀——入
蜀诗人的心灵解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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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相册
□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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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会员。出版《诗风画
境——走进〈诗经〉里的风景》《<
诗经>是一本故事书》《<楚辞>是
一本故事书》等五本著作，获冰心
散文奖。

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朱红游船上
的年轻表情，在运河岸边的古今风景里停
留。桨声未止，岸景流转，秋天的苇穗，初
春的柳芽，还有挺拔的高杨，从解放桥新
华桥彩虹桥一路画出弯弯的弧线，将一座
叫做沧州的城市四季，一帧帧映存在清澈
的眸波。

那是少年眼中一幅遥远的画面。亲戚
家的孩子们坐车从沧州城里回来了，带着
一脸意犹未尽的兴奋，还有包里满满的

“城里货”。亲戚跟没进过城的孩子说，要
是你去了，肯定会移不开步——市场里卖
金鱼的、卖吃的玩的太多了，转上一两个
钟头都转不完。这样的描述还是太单薄
了，只能靠有限的想象去填充一座座高楼
下的五彩缤纷，而一个综合市场，就已构
成了远在天边的大城市最重要特征。这样
的想象，直到某一天去往中专学校报到的
中途，站在人潮涌动的沧州火车站高高台
阶上，才用车站广场外路边的一个个小摊
进行了填充；不同方向传来的扩音喇叭，
在眼前交织着，彼时的城市繁华，令第一
次走出村庄的少年感到处处新奇的喧嚣，
如站在高宅大院的门口张望，每一处喧嚣
都充满了想靠近或融入的怯意和向往。

那是路人记忆里变化的画面。总还会
记得荷花池对面那一排象牙白的高大门
脸，还有被门脸前高高立柱衬得那么低的
邻排平房门市，还有平房前的商摊。二十
多年前，带着一布兜子的胶卷，早早地来
到冲洗照片的气派门脸前，在等着开门营
业的间隙，就到路对面的荷花池公园逛
逛。那时还把进城当成一件很大的事，一
个不大的公园，在几个月才来一趟沧州的
年轻人看来，也是那么上档次，几朵半开
的荷花，汉白玉的凉丝丝栏杆，在一瞬间
有成为了沧州城里人的恍惚。忘了是在工
作后的哪一年再次来到沧州，坐着公交车
前往自学考试的报名点，车里响起荷花池
站名时，车窗外的那片象牙白的门脸，还
有旁边的小平房已不知去了哪里，更高更
气派的建筑一闪而过，来不及看清崭新牌
匾上的字样，如果不是还有对面那片荷花
开得更盛，与一摞照片一起散落的记忆，

早就找不到旧地新景的坐标。
那是在时光流速里越来越熟悉的画

面。坐着自家车进城的孩子，与当年只能
靠想象填充城市画面的孩子已全然不同，
好奇的眼睛，随着窗外景色的一次次重
复，很快就对十多层的造型各异的大楼、
一家接一家的大型商场、还有路边各式餐
馆渐退了热情，不再像当年的那个孩子会
为路边某个小摊移不动步子。还会逛逛公
园，不再是一个人，也不可能用十几分钟
半个小时就转完了一圈，人民公园，狮城
公园，名人植物园，可以用长住于城里的
心情，悠闲地走在高低参差的树影花间。
一处小桥流水，一处亭台楼阁，一张张表
情平和舒展的不同的游人，半天，一天，这
样不知不觉的时间流动，这样不知不觉地
走进了心中大城市的步履节奏，熟悉着她
的气场，熟悉着她的温度，熟悉着她每一
年每一月的细微变化，似乎她原本就该是
此刻的模样。

那是每次归来时总会有人等待的画

面。车上广播里还在报送着站名，沧州，一
个像家的感觉的名字，催促着高铁乘客收
拾回家的行李。暖暖的车厢，离开座位准
备下车的人，电梯上上下下的站台；绿色
的缓缓进站的普快火车，拥推着向上挤的
奔忙，一路站在车厢过道里回家的劳累；
一个画面穿越到一个画面，像是从一部老
电影的回放，跳跃到高铁站展翅远翔造型
的现在，像是用不足一部影片的长度，将
二十多年十多年倏忽缩短为一个小时的
京沧近途，曾经用彻夜不眠来紧张准备的
出发或归途，放松之后，再远的旅程，也成
为一种享受。

那是随时用新一天的欣喜与希望，更
换着昨天所有情感的画面。所有画面不再
遥远，所有变化都牵动着生活的细节，所
有经过的人，都在心里留存下一个个属于
自己、带来归属与快乐的城市坐标——或
是一座图书馆一座博物馆，或是一片体育
场一片城市园林，或是一条愈清古河，还
有一处又一处复原的古景文脉。是现代的

拍照技术太发达，是孩子眼中遥不可及的
风景已太过平常，已无法让某一张某几张
照片，成为一段年龄里最突出最清晰的印
象。

秋风继续吹动着流水的册页，把一页
绿苇吹作柔柔的暖絮，又把一页梧桐吹作
飞舞的灿黄，云彩在水底随形变幻，为两
岸闪动抓拍的影像随时提供着生动底色。

·语丝

写作就是把生活的体验搭建成故事和人物，完成与读者的沟通和交流。——肖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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